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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葛曲径通幽

鞭炮和“花花集”
□曲征

童年犹如一条浅浅的河
流，缓缓流淌，河床上留下过许
多美好的回忆，鞭炮就成了深
深地刻在河床上的记忆。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那时候，村里只有一处
供销社属下的代销点，人们日
常需要的东西都要到那里购
买，鞭炮也不例外。那时，代销
点里的小鞭炮细细的，红红的，
可以拿住鞭炮尾部举在空中燃
放。一挂只有一百响。孩子们买
不起成挂的鞭炮，只能买几个
来燃放，一分钱两个。

那时家里穷，家长不会轻
易给钱，小伙伴们只好夏天逮
蝎子、秋天刨草药，卖钱之后攒
起来，过年时买鞭炮玩。童年的
冬天似乎天天下雪，将小鞭炮
塞进雪里燃放，炸开雪团的同
时，也落下一地红红的纸屑。白
与红结合在一起，分外耀眼。除
了炸雪，也有将鞭炮燃着之后

扔进水里的，“砰”的一声炸起
水花，同样富有乐趣。男孩子们
比较调皮，经常搞点恶作剧，比
如炸牛粪或者将鞭炮绑在鸡、
狗的尾巴上，炸响之后，吓它们
一跳。那时的鞭炮，捻子燃得较
慢，威力也不是很大，所以很少
听说有鞭炮伤人事件发生。

有一年，父母大发善心，年
前买了一挂鞭炮放在家中，成
了我爱不释手的宝贝。一次母
亲出门挑水，我一边用手不断
抚摸我的宝贝，一边在炉子跟
前玩火，突然间鞭炮们噼里啪
啦响起来，我一时惊呆，赶忙跑
着去找母亲，母亲一边吭哧吭
哧挑着水桶一边说，燃了就燃
了，不过今年就不再买炮仗了。
我知道理亏，只好连连称是。

那时候，孩子们总喜欢年
前到亲戚家串门，尤其是喜欢
到富裕一点的亲戚家。亲戚一
高兴，说不定就会给一挂鞭炮，
那会让人兴奋得手足无措。

第一次见到大鞭炮是后来

在我村的“花花集”上。我村每
年只赶一次集，时间是腊月廿
七，被称为“花花集”。记得当时
来了一个贩卖鞭炮的年轻人，
用自行车带着一个大箱子，箱
子里全是大鞭炮，一挂20响。年
轻人没经验，面对一时间围上来
的购买者，有些惊慌失措，于是
一些浑水摸鱼者开始偷他的鞭
炮。混乱中，哥哥也偷偷递出一
挂鞭炮给我，我夺过来便往家里
狂奔。回到家，心急的我先破开
纸包解出一个鞭炮拿在手中，又
燃起一根“滴滴金儿”（用火药、
彩纸卷成的细捻儿，捻中的火药
会刺啦刺啦地燃烧），到集上继
续转悠，想不到的是，滴滴金儿
碰到了另只手上的那个鞭炮，

“砰”的一声炸响！钻心的痛，五
个手指被炸得不能动弹，一天
之后，才慢慢痊愈。“这就是偷
东西的报应吧？”我悄悄地想。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
改革开放，集市贸易迅速膨胀，
鞭炮品种开始增多，烟花爆竹

逐渐成为年集上的一大景观。
一到年集，许多卖鞭炮的各自
站在自己的摊位上，用长长的
杆子挑起一挂鞭炮，然后一边
吆喝一边引燃挂在杆子上的鞭
炮，谁吆喝得厉害，谁的鞭炮响
亮，谁的鞭炮卖得就快。所以卖
鞭炮的就像唱对台戏，互不示
弱，都拼命夸赞自己的鞭炮如何
响。“买炮仗买响的，娶媳妇娶养
的（会生孩子的）！”“咱不吹，咱
不嚷，咱叫炮仗响一响！”……鞭
炮响后，围观的一片叫好，男孩
子们则赶紧跑到燃鞭炮的地方，
睁大两眼，仔细寻找没有炸响
的鞭炮，要是运气好，会找到几
个没响且还有捻子的鞭炮。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鞭炮
种类规格更加齐全，摔爆仗（一
摔就响）、划爆仗（一划就响）、
拽爆仗（两头带线，一拽就响）、
二踢脚、窜天猴儿应运而生，鞭
炮的近亲烟花也是种类爆棚，
年集上，满眼都是烟花爆竹。生
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将欢快的

心情寄托在鞭炮上，过年时燃
放烟花爆竹也成为人们重要的
节日活动。那时的故乡，家家户
户都买许多鞭炮，除夕夜鞭炮
声不绝于耳。

随着时代发展，如今，可供
人们娱乐的项目越来越多，鞭
炮已经无法抓住人们的心思。
尤其是，燃放鞭炮会污染大气
环境，增加雾霾程度，在目前大
气污染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之
下，故乡人自觉地响应地方政
府的倡议，过年时购置的鞭炮
逐年减少。再加上许多鞭炮商
的环保意识也越来越强，他们
不再做鞭炮生意而转行做其他
买卖，所以鞭炮摊位也越来越
少。如今的故乡，过年时基本上
听不到鞭炮声了。

鞭炮，由珍稀之物，到繁盛
之物，到边缘之物，是社会进步
的表现，也是一部记载社会发
展进程的历史纪录片，更是人
们践行“关注环保，从我做起”
的具体体现。

□陈莹

朔风顺着山坡的滑梯呼啸
而下

卷扬起北国悠长的冬天
雪花儿伸展六角羽翼
舞着优雅的华尔兹旋转
魔术师演变天女散花
白茫茫撒满无垠的田园

我站在空旷的天地间
屏息仰面
粉蝶般轻盈的精灵
扑打因热血沸腾而涨红的

脸
我的生命在接受冷静而圣

洁的洗礼
灵魂在清清凉凉的世界里

震颤

也许同一片雪花
曾飘落在百万年前的昆仑

山
游弋于千里遥远的帕米尔

高原
也许同一滴琼浆
曾擦拭过成吉思汗的弓箭
浸润过李白的狂放杜甫的

幽怨
几经消融与升华
而今复降于我袒露着真诚

的额头
缱绻温暖如故乡的炊烟
甚至飘进干涩却不失神的

双眼
化作感恩的泪花烁烁闪闪

我像刚学步的孩子在雪地
上行走

积雪软如地毯柔如绸缎
脚印虽浅却十分坚实
纯净清晰似透明的肝胆
我的诗情呵
如冰灯中摇曳的烛光
灼热眩目生机盎然

雪以冰冷的方式拥抱自然
却给我的心灵送来棉絮般

的温暖
我直面前方不敢慵懒
抖一抖雪尘走向春天

□文/片 赵福平

孝堂山，位于济南市长清
区孝里镇境内，建于山顶之上
的汉石室是我国最古老的房
屋建筑，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
历史，这里也是国家第一批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很高的
学术研究价值，在国内外享有
较高的知名度。

前些日子，笔者和著名摄
影家曹建民先生到这里采风
时发现，孝堂山上整个汉石室
院落变得整洁漂亮了。让人感
到特别惊喜的是，在院落西边
下沉的空间内，竟然出现了十
尊石佛。

这十尊石佛南北一字排
开，位西面东，整齐地站立在
文保部门为其搭建的棚子内，
一眼看上去令人感到新奇和震
撼。所有的佛像雕刻精美，但粗
细不一，高矮不同，最高的有
2 .16米，最矮的约2 .03米。有的面
带微笑，有的诙谐风趣，有的平
静端庄。而手臂的姿态更是千
差万别，有的双手合十，有的
手托器物，有的手心向前，有
的两手相挽，全然不像我们平

时见到的佛像双腿盘坐表情
单一样。所有的石像均为整
身，站立在莲花底座上。

石像全披袈裟，但艺术造
型较为呆板、臃肿，面部多样
的神态好似不是佛像，而像生
活中的人们一样，普通而又平
常，有的脑袋竟然扭向了一
侧，还有的竟然出现了驼背和
歪脖，但所有佛像的耳朵基本
类似，都是长耳阔耳。

在四尊石佛下部莲座的
中间位置刻有题记文字，面积
约有两三个巴掌大小。其中一
方记有“长清县第二乡下巴店
董七婆施力一贯、管大婆施力
五百文、王小三郎施力五百
文、陈大翁施力一百文”等记
载，另一方题记刻有长清县第
二乡下巴店开生热药铺的人
员施力佛像一尊的记载，时间
为“承安五年八月”。另外两方
题记的年代为“大安元年”的
十月和十一月。

综合四方题记的文字信
息分析，大安元年为金卫绍王
完颜永济的年号，也就是公元
1209年，承安五年是金章宗完
颜璟的年号，也就是公元1200

年，几尊佛像的雕刻时间相差9
年之多，十尊佛像的雕刻制作
时段相互间隔的就可能更长。
从题记内容及所有佛像的外观
来看，这些石像应为人们对救
命疗伤古代医生的颂扬依托，
也可理解为一种“药佛”文化，
甚至说这些石佛就是当时古代
医生具体形象的真实再现。

那这些制作于金代已有
800多年历史的石佛像是从哪
儿来的呢？

位于孝里镇下巴办事处
的高庄村原先有座十佛殿，殿
中供奉的就是上述十尊石佛。
上世纪60年代“文革”中，十佛
被砸，佛殿被拆，佛像被埋入
地下，而在殿址原处盖起了大
队部也就是后来的村委会。
2002年，大峰山风景区的管理
方得知这一讯息后，便同村里
一起把这十尊石佛挖了出来，
运往大峰山风景区，安放在一
块空地上，让游客观览。景区
的这一做法虽然可以使人们
了解认识当地的历史文化，但
出土的佛像任由日晒雨淋，不
能很好地得到保护却也是实
际情况。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长清区文物局按照有关文物
保护的要求，将十尊石佛运入
城区的大成殿内存放起来。

考虑到“属地处置”的惯
例，文保部门于2015年在孝堂
山院西位置，修建起专用敞
篷，把拦腰砸断及部分损毁较
重的佛像进行粘合修复，配上
精美的大理石底座后，这十尊
石佛像就比较完整地伫立在
游客眼前。

据长清区文物局专门负
责文物保护工作的韩特先生
介绍，孝堂山实际上已经成了
一处石质文物博物馆。除汉石
室及十尊石佛外，全区别处没
法就地保护的不少石质古代
艺术品也陆续汇聚到这里，之
所以有这样的初衷，主要是让
广大市民更好地分享长清区
厚重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精
美的艺术。

灵岩心语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写景、记人、忆事、抒怀，推出一些名家
专栏，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人文情怀、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山水之美，
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人，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初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
欢迎投稿。

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
力支持。

投稿邮箱：qlwbjrcq@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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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震撼的十尊石佛。 石佛下莲座上的题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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